
同。其香气不是同一类（京庄黄

酒和加饭都属黄酒一类气味），

含在口中， 则感觉京庄黄酒是

酒， 日本清酒在口中则是水的

感觉。

新 中国成立以后， 经过社

会主义改造， 私人酒庄

没有了。有了国营的制酒企业。

产品标准化。于是有了加饭、善

酿等标准品牌、 标准质量的黄

酒。再也没有像以前那样，每一

坛酒的色、香、味都各有不同的

情况了。这时，京津一带的北方

出现了过去从未见过、 从不知

道的茅台 、泸州大曲 、五粮液 、

西凤等等高度数白酒。 这些酒

非常精彩，但同样是在改造、合

并中形成的国营酒厂产出的标

准品牌的酒。 京津一带的人惊

讶地欣赏、 品评茅台、 泸州大

曲、五粮液、西凤等这些有着特

殊香气、 而无北方白干原有那

种臭气的各样好酒， 他们同样

品评 、称赞着加饭 、善酿等酒 。

我父亲也是如此。 我同样地欣

赏这些前所未见的白酒。 确是

好酒。只是在偶然的时刻，我仍

怀想起旧时那既有浓烈的醇香

气、 又有惹人厌的臭气的俗称

“烧刀子”的北方白干酒。 那种

酒，气势庞大。 每逢严冬腊月、

北风劲吹，一些人围火锅而坐，

那时， 非北方的烧刀子在手不

足以壮其意。相形之下，那些曲

香、酱香的酒虽好，却显得太细

腻了。其香、其烈，皆不足以副。

今天北方也有二锅头， 也有衡

水老白干。不知怎的，我总觉得

没有当年的香烈了。

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社会生

活有了很大改变， 那种喝黄酒

的宴会没有了。 父亲只是偶然

在家中喝些茅台、泸州大曲、五

粮液、西凤等白酒。有时有人从

国外带来白兰地或威士忌 ，也

有喝加饭 （嫌善酿偏甜） 的情

况。我却常常发生疑问，为什么

原来的京庄黄酒不见了， 而流

行起加饭一类的酒呢。

其实， 京庄黄酒还以某种

形式存在了一小段时间， 大约

到上世纪 60 年代末为止。在那

时，酒是可以零打的。我记得很

清楚，在食品店中零卖，茅台酒

零点四三圆一两、 泸州特曲或

五粮液零点三圆一两、 泸州大

曲零点二八圆一两。 在副食店

（即油盐店）零打善酿零点九三

圆一斤、加饭零点八五圆一斤。

在此之下，还有零点七七圆、零

点五五圆两等，没有名称，似乎

是已等同于料酒了， 那正是我

所寻找的浅黄色的京庄黄酒 。

自然，其质量不会太高。但它对

于我来说，犹胜于加饭。故时时

买来喝，直至买不到为止。 那时

的生产，是有统一的规划和安排

的。 我想，当时的高下取舍思想

大概是取其浓酽、弃其清醇吧。

以上只是我个人胡乱猜

度，没有什么依据。只是当我见

到唐鲁孙的文章后， 才恍然大

悟，了解事情的端的。

唐 鲁孙 1908 年生，是满族

人， 属镶红旗。 他是珍

妃、瑾妃的侄孙。 其曾祖、祖父

在清代都做过高官， 可称是世

宦家族的子弟。 因此，各种“场

面”（包括饮宴方面）他都见过。

他本人好吃， 加之因工作关系

游走全国各地，经验丰富，见识

极广。 1946 年唐鲁孙去到台湾

任某烟厂厂长， 几十年来未从

事写作，只是到了 1970 年退休

之后才开始写回忆过去之作 。

陆陆续续竟写了百万字以上 ，

出版了十余本书。 自称其中百

分之七十是讲吃的。 他的经验

是十分宝贵的， 所写的东西多

数是可靠的。

在唐鲁孙的一本名为 《中

国吃 》的书中有一篇文章题为

《说酒》。 其中有一句说：“北平

虽然不出产绍兴酒 ，凡是正式

宴客 ，还差不多都是拿绍兴酒

待客。 ”这句话正给我壮了胆。

我前面说 ：“到 1949 年新中国

成立为止 ，父亲所参加的宴席

上是喝黄酒的。 这好像形成一

种规矩或惯例 。 ”我也只能说

了句 “我从未见过或听说过 ，

酒席宴上有喝白干酒的 ”。 我

所见所知能有多少？ 或不足为

证。 而经验丰富的唐鲁孙这一

句话就证实了当年京津一带

确是如此。

在唐鲁孙同一篇文章 《说

酒》中还有非常重要的两大段，

他说：

大家都知道南酒的 ，

都是浙江绍兴府属一带出

产。可是您在绍兴一带，倒

不一定能喝到好绍兴酒 ，

这就是所谓出处不如聚处

啦。打算喝上好的绍兴酒，

那要到北平或者是广州 ，

那才能尝到香郁清醇的好

酒，陶然一醉呢。

绍酒在产地做酒胚

子的时候 ， 就分成京庄 、

广庄 ，京庄销北平 ，广庄

销广州 ， 两处一富一贵 ，

全是路途遥远 ， 舟车辗

转 ，摇来晃去的 。 绍酒最

怕动荡 ， 摇晃得太厉害 ，

酒就混浊变酸。 所以运销

京庄 、广庄的酒 ，都是精

工特制 ，不容易变质的酒

中极品。

以上两段文字中我注意到

有两点：

首先， 他说在绍兴一带，倒

不一定能喝到好绍兴酒。他说若

打算喝上好的绍兴酒，那要到北

平或者是广州。过去我们在京津

见到的确是黄酒的上乘，而在绍

兴喝的黄酒却不是。

其次， 他说绍兴酒在产地

做酒胚子的时候，就分成京庄、

广庄， 京庄销北平， 广庄销广

州。帮助造酒开始，就已决定是

销往北京、广州，而不是在当地

销售的。 这也就是绍兴当地的

黄酒和京庄、 广庄黄酒不同的

原因。

总之，唐鲁孙的文字澄清了

我几十年的迷惑，肯定了京庄黄

酒的存在和地位。至于为什么后

来生产加饭、善酿而不生产京庄

黄酒，则恐怕和酒厂领导的知识

和品评习惯有关了。

我 父亲是个在生活中颇有

情趣的人。几十年间，凡

在宴会上喝了黄酒， 必把酒票

保存下来。有时还附上一纸，写

下他的感想。久而久之，酒票竟

积存了一百零五张， 他本人附

于酒票的题字也有十四张。

过去装黄酒的坛子约七十

公分高，上粗下细。坛口约十五

公分直径。 装好酒后， 用泥封

口。 坛子侧面印有酒庄字号和

印记。 坛子顶部封泥名为 “泥

头”（见老云集酒票），泥头上也

有酒庄字号，并有造酒年号。如

我父亲藏酒票册页第四、五、六

老云集酒票上， 还画出了这两

处的图记式样。 酒票则是在纸

上印有酒庄字号、地点、主人名

姓、分号地点等情况，并用木戳

钤印上造酒年号。封酒坛时，把

酒票叠小，放置坛口处，再用泥

封口。 这可说是一种老式的防

伪措施。 只有在开坛后才能拿

到酒票， 证其造酒作坊字号名

称、造酒年代。 “酒票”二字是我

听我父亲如此说， 想是当时一

般的叫法。 在我父亲所藏酒票

的册页中，一些酒票内文字中，

还有“信票”、“内单”、“内票”等

称呼。再者，在这批酒票中绝大

多数都有年代的戳记。 也有少

数酒票上没有年代的戳记。 这

种情况下， 有时我父亲在酒票

上以小字注上年代。我猜想，这

应该是从泥头上得知的了。 另

外，也有个别情况，酒票上既未

印有年代，也无我父亲的附注，

因此不能确定其年代。 这可能

是泥头上原未写有年代或有年

代而剥落了的情况。

这一百零五张酒票应该包

含了绍兴黄酒制造史方面丰富

的信息。 我不了解绍兴黄酒制

造的历史， 只是略略翻阅一下

这些酒票。首先，我略计算了一

下，这一百零五张酒票中，只有

十七张酒票没有提到运售到京

都和闽广， 其余八十八张都写

到造酒运售京都和闽广的情

况。在造好了酒、封坛口时就已

放置写明运售京都和闽广的酒

票， 这正印证了唐鲁孙先生所

说 “绍酒在产地做酒胚子的时

候 ，就分成京庄 、广庄 ，京庄销

北平，广庄销广州”。例如，编号

第一、第二两张最早的酒票：一

张是道光二十三年癸卯 （1843

?（下转 15 版）

邗 （上接 13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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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而久之，周叔弢的酒票竟积存了一百零五张。


